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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街》（水粉画）卢成翔

□ 丁惠忠

□ 施炳刚

作家专栏

良将不怯死以苟免，烈士不毁节
以求生。凡节烈之士，总能慷慨赴死，
青史留名。倘若苟且偷生，今日还有
谁能记得沈廷扬？

明朝末年，崇明出了个高风亮节
的模范人物——沈廷扬，《明史》《明实
录》《崇明县志》等典籍中，都载有他的
事迹，清帝乾隆赐谥“忠节”，国民政府
列为“民族英雄”。

沈廷扬，明代崇明南沙（今新河
镇）人，秀才出身，以海商致富。此君
慷慨仗义，崇尚气节，忠贞爱国，瑰意
琦行，可歌可泣。

明末国家多故，战乱纷起，沈廷
扬急国所急，自筹船只，运输漕粮供
京畿急需，被朝廷授予中书舍人之
职。清军南下，前方军粮不继，他慷
慨请缨，置安危于度外，载运粮草出
天津口，经山海关，送往锦州、松山军
中，以劳苦功高升任太仆寺正卿兼户
部主事。崇祯皇帝当着满朝文武赞
叹：“居官尽如沈廷扬，则何愁天下难
治？”

明朝灭亡后，把忠君爱国挂在嘴
上的文臣武将，多有易主而事投降了
满清。沈廷扬誓不对敌称臣，带领残
部南下，投奔在福州立朝的南明隆武
帝，拜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御史，总督浙
江水师，规划反清复明。

顺治四年春，沈廷扬与张名振、张
煌言相约，率舟师北伐。船队经崇明
岛时，驻泊休整，补充粮草。

清军早有准备，水陆两路夹击。
沈廷扬奋勇迎敌，大战四昼夜，互有胜
负。四月十四日转战至福山，三更里
突发飓风，战船纷纷倾覆，军士溺死
无算。

清军围追堵杀，大呼“剃发者不
死”。张名振、张煌言等见大势已去，
趁乱逃遁。困在沙洲上的沈廷扬进退
无路，仰天长叹：“风浪如此，其天意
耶！当以死报国。然岂可悄无声息归
天去？誓与敌酋决斗一番，死得轰轰
烈烈！”于是去高阜处大呼：“我，大明
都御史沈廷扬，可将我解送南京。”

清军闻声围了上来，却又不敢上
前。“鼠辈！”沈廷扬轻蔑一笑，挺身受
缚，英雄就擒！手下的七百亲信也都
被执。

满清江宁巡抚土国宝，本是临难
变心的明朝降臣，居然恬不知耻现身
说法，以高官厚禄劝沈廷扬投降。沈
廷扬义正辞严：“你也曾是朝廷命官，
悉知忠臣不事二主之旨，却认敌为
父，还要拉人下水，真鲜廉寡耻衣冠
禽兽！”

土国宝恼羞成怒，作杀鸡儆猴，将
沈廷扬及其手下的七百人，押往苏州
娄门外李王庙前。四面围住，明晃晃
刀枪高举，吆喝“愿降者免死！”然催逼
再三，无一人理睬。

“看来他们都听你的。”土国宝转
向沈廷扬，“请为他们指点生路吧。”

“愿与御史同死。”七百军士异口
同声。

沈廷扬感动泪出：“你们先走，我
早晚会到。届时共借十万阎罗兵，荡
灭满虏，杀尽贰臣，复我大明！”

土国宝再作劝诱：“蝼蚁尚且贪
生……”

沈廷扬打断他的话：“为国而死，
忠臣职责，如去另一世界壮游，何惧
之有？”

土国宝仍不死心，一边恭维道：
“沈御史真铁汉，佩服。”他一转话锋，
“性命要紧，只要剃发了，不只无性命
之忧，且可当大官，享荣华富贵。”

“铁汉肯剃发乎？”沈廷扬又是斥
责又是讥讽：“留这几根头发好，不然
哪有颜面见先帝于地下？”

土国宝软硬兼施，难使沈廷扬屈
服，遂将其押送南京，交大学士洪承畴
发落。

洪承畴曾任明朝的蓟辽总督，被
俘后经不住威胁利诱而失节，当上了
满清总督军务大学士，派驻南京招抚
江南抗清义军。

得知要见洪承畴了，沈廷扬两脚
伸直岔开坐着，一副轻慢之态，一照面
就手指口斥：“大明江山，都败在你这
般乱臣贼子手里，恨不能啖你之肉，寝
你之皮！”

洪承畴因沈廷扬当年冒死运粮到
松山救过自己，有意开脱他，佯装不认
识，问道：“你是何人？”

“大明御史沈廷扬。”沈廷扬朗声
答道。

“听说沈廷扬已遁入青门当了和

尚，何方歹徒在此招摇撞骗？”洪承畴
招呼随从，“来啊，赶走了事。”

沈廷扬不领他的情，有心出他的
丑，假意道：“我眼睛已瞎，你到底是什
么人？”

洪承畴不明所以：“我是洪承畴，
曾与你同殿称臣，忘了不成？”

沈廷扬厉声训斥：“朝野尽知，洪
承畴在松山被清军俘虏后，誓不屈节，
绝食而死，先帝还曾亲自设坛祭奠
呐！你这无耻之徒，竟敢冒充大明忠
臣？”说着一跃而起，揪住洪承畴的衣
襟，左右开弓，连扇了几个耳光。

洪承畴满脸羞容，神形窘迫。
沈廷扬千贼万贼大骂不止。洪承

畴苦笑着说：“钟鼎山林，各有天性，不
可强也。”

另一个明室旧臣周亮工，曾受沈
廷扬的举荐入仕，奉洪承畴之命入狱
劝降：“天数已定亡我大明，已不可挽
回的了。”

沈廷扬瞪着眼忿忿而言：“共事之
忠臣烈士，多有为国殉难先我去了，我
深受国恩，义不独生！”

“大人何苦呢？请大人剃发臣服
了吧。”周亮工复又劝道。

沈廷扬大声回绝：“头可断，发不
可剃，留发不留头！”

学生韩范探监慰问，与沈廷扬一
起饮酒，见沈廷扬眼睛向下，若有所
思。流着泪问道：“老师在想什么？心
念家人？”

沈廷扬莞尔一笑：“皮之不存，毛
将焉附？国已破，家何在？所思想者，
以文丞相为楷模。”随之手指弹杯，曼
声吟哦了文天祥的《过零叮洋》：“……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囚禁敌营八十多天，沈廷扬利诱
不为动，威逼不就范，终不屈服。洪承
畴徒叹奈何，只得遵照清廷旨意，下令
将其处死。

七月二日，监斩官入狱提人。
知死期己至，沈廷扬从容如常戴

上方巾，穿上宽袍，登上轿子，来到淮
清桥刑场。

他因南明王朝在南，辨认方向，面
对南方跪倒尘埃，行叩拜大礼。然后
撩起长须，对刽子手说：“来杀。”言毕
引颈受戮，慷慨殉国。

壮哉！沈廷扬之死
□ 陆茂清

崇明岛上的乡人，把小型鸟类唤
作“将”，比如麻雀就叫麻将，而那鸟粪
则呼为“将污”。倘若这“将污”落在人
身上，便成了不祥之兆，非得讨来百家
米，煮了吃下，方能消灾。此风俗不知
起于何时，但至今犹存，且颇有些意思。

我岳家姓柏，与“百”同音。于是
乎，四邻八舍凡遭“将污”之灾者，必来
柏家讨米。讨得柏家米，便算讨得了
百家米，余下象征性地跑几家，等于省
却了要再跑九十多家的麻烦。柏家也
就成了“将污”灾民的福地，一年到头，
讨米者络绎不绝，每月总有几回，积年
累月，竟有数十次之多。

讨米者来时，往往神色惶急，仿佛
那“将污”是什么了不得的祸事。他们
手持小碗，现在基本改用“马甲袋”，口
中念念有词，大抵是些消灾祈福的
话。岳母总是笑眯眯地舀上一勺米，
倒进他们的碗里。那米粒白生生的，
从勺中滑下，倒像是把什么灾祸也一
并舀走了似的。

我想，这风俗大约与古时“禳灾”
之法相通。《周礼》有云：“以荒礼哀凶

札”，便是要禳除灾异。只是古人用牲
礼，今人用米；古人向天祈求，今人向
邻居讨要。方式虽异，其理一也。又
想起《荆楚岁时记》中载有“百家饭”之
说，小儿体弱多病，便向百家讨米煮
饭，吃了可保平安。崇明这“百家米”
的做法，倒与之暗合。

柏家人对此从不厌烦。现今日子
好了，一勺米算不得什么。况且能为
人消灾，何乐而不为？讨米者得了米，
脸上便显出宽慰之色，仿佛那看不见
的灾祸已经远离。他们道谢而去，背
影里都带着轻松。

有一回，我问岳母：“这‘将污’当
真如此不祥？”岳母笑道：“谁知道呢？
横竖给把米，人家安心，我们也积德。”
这话实在。风俗之所以为风俗，未必
因其灵验，只因它能安人心罢了。

夏日的午后，常见麻雀——哦，该
叫“麻将”——在屋檐下跳跃。它们忽
而飞起，忽而落下，全不顾忌“将污”可
能造成的恐慌。而柏家的米缸，永远为
这些潜在的“祸端”预备着一份“解
药”。近年来，崇明岛致力于建设世界

级生态岛，林木葱郁，湿地增多，鸟类的
栖息环境愈发优越。“麻将”们数量见
长，飞翔的身影也愈发常见。乡人虽频
频中招，却也从无怨言，反倒暗自欣喜
——这“将污”之扰，不正是生态昌隆的
明证么？鸟雀无惧于人，人亦容鸟雀于
侧，倒也应了那句“天人合一”的古话。

细想来，这风俗倒也温厚。灾祸
无形，人心有惧，以一勺米为媒介，将
恐惧化解于邻里温情之中。较之古时
大张旗鼓的禳灾仪式，这法子更显得
朴实可亲。

每见讨米者满意而归，我总想起
那句老话：“与人方便，自己方便。”柏
家虽非刻意为之，却实实在在地成了
乡里的“解厄站”。而那“麻将”们，依
旧在天空自在飞翔，偶尔投下“将污”，
全然不知自己竟成了维系乡谊的
纽带。

鸟雀翔集，是生态之福；百家米
香，是人心之善。风俗如桥，连着古与
今，也连着人与自然。柏家那一勺米，
舀起的不仅是禳灾的祈愿，更是一份
对生命的敬畏与共生的智慧。

将污记

心香一束

面对一座岛屿，我总会想到水流
和岸头港这个称谓，那里的堤、岸、水，
甚至潮平两岸阔，航道桅樯林立，舟楫
如梭。崇明曾有这样一条港河，水流
不止。

我记得的岸头港，贴近东部入海
口，是我老家所在地，在梦里频繁出没，
不管怎么使劲，很难爬上去，眼花缭乱
中大岸变成鸟的翅膀飞到了云端；港河
的水流，被梦境折叠成一截横卧的瀑
布，纷纷向空中泼洒浸润……我想起爷
爷这一辈人，是最早开河做岸，披霜沐
雪，铁铲插入冻土发出的吱咯声，惊飞
芦苇丛鸟巢里等待冬阳暖身的鸟儿。
这群穿着家织老布的老农，在寒冬里钻
出热被窝扑进冷风中，去挖掘滩涂地下
黄沙泥，肩挑百余斤重的泥担，来来回
回不计其数地密匝匝堆砌起一条东西
走向的堤岸，围垦挖空的坑洼地，成了
港河，最后命名岸头港。

有一天，村里一位邻居老人去世
了，我回乡奔丧时生起一个念头，要寻
找这条记忆中的岸头港，自己化身一艘
古船驶进它的港湾，将其还原，尽己所
能来一次对祖辈的怀念与致敬，也是对
童年的回望。

我询问村庄里的老人，是否记得
开掘这条河岸时最初的模样？有老人
说，高出庄稼地不止一屋顶，人站在南
岸，看不到北岸村庄的房屋和百年老
树，港河又阔，一次潜泳到不了边。另
有老人说，岸顶宽度可以走一群牛。他
们嘴里的一群牛，少者三四头，多者七
八头。当时，岸外滩涂长满芦苇、蒲草、
丝藻等野草，他们农闲季节就贴着长江
南泓道入海口放牧，逐年延伸到东滩，
连江浙一带养殖户都来放牧，高峰时达
5000余头水牛，故有水牛之乡的称号。

清乾隆年间岛屿东部开始围垦，
由南向北延伸，乾隆后期建镇，取名陈
家镇。许多年前陈家镇地区被分成陈
镇和裕安两乡，岸头港作为两乡分界
线，到了2000年12月合并为陈家镇至
今。历史久远，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无
人不知岸头港。

岸头港，在我的童年时代，说它是
生活的乐园并不过分。过去乡土上长
大的孩子，泥土和流水，就是不花钱的
玩具。踩在脚下的泥土，一点儿意识不
到有多么厚实。而黄泥岸横跨在那里，
被祖辈从地下掏出，垒高夯实，似大地
上拢起背的龙脊，每时每刻都能见到，
与它在一起，才觉得是真实的，玩耍变
得格外的痛快。

男孩子没一个不去岸头港玩，名
堂可多了。与我结伴的是大胖、水娃、
原根。大人出工，我们必去岸头港。大
胖从瓜藤上摘下几根青黄瓜、几只番
茄；水娃家的枇杷熟了，总要摘一小袋；
原根带着火柴和引火纸，有时从他的奶
奶家橱柜里挑几条蒸熟的小鱼干，实在
没啥带了，便从咸菜缸里挑一棵根部腌
成黄色的芥菜。我家正好有亲戚送了
一包红枣，母亲将其藏在木板箱里，想
在过年时煮红枣茶待客，却被我一次次
拿上一点儿与小伙伴分享。谁知，末了
只剩下一只空包装袋。

伙伴们带去的东西挺丰富，可对
于馋嘴的村野少儿来说，哪经得住吃。

盛夏的玉米地，鼓胀的玉米棒垂在秆
上，采摘一兜剥掉外壳，寻一处岸脚凹
坑，捡拾一些枯干的树枝、树叶，原根会
生火。众人将枝丫穿入玉米棒芯，往火
上慢慢烤。不一会儿，黄玉米粒在烟火
中熏黑了，卖相难看，但烤熟的玉米粒
飘出一阵阵香味，竟招来附近三四条
狗，围在岸边庄稼地瞪圆了眼睛。

这样吃了一通，便下港河摸蟹捉
鱼。我们闷水从淤泥中揪出一堆大蚌
或数只螃蟹，活捉几条一虎口长的翘嘴
鱼。这下热闹了，又忙乱一番。折一支
江芦，取一段老根拍开，江芦锐利的一
面插入鱼嘴，一直捅至鱼肚，我们清空
鱼肠苦胆，接着放火堆上烤。鱼鳞是留
着的，有鱼脂，脆。哪里料到烧烤这个
词，早在童年里就有了，我看比现在海
鲜烧烤“正宗”，趣味尽在一群野孩子烤
出野天野地的欢乐。

而比我大七八岁的一拨人，他们
的童年也在岸头港的水流、堤岸、芦丛、
林带中度过，似扎堆的小牛犊和一群神
出鬼没的鸟儿，纯朴与灵动。他们长大
后离开了岸头港，像一股股水流，流到
远离故乡的地方，变成一条平凡又强盛
的堤岸，从事不同职业，护卫一方。当
然，更多人仍是农民身份，传承着种田
人的本色，与父辈一起建设家园、赡养
老去的长辈，日夜守候，最后将他们一
个个送去墓地。随之又会眼巴巴在悲
伤中，挨个送走父辈的人。到了这些关
口，恨时间不可逆，如水流，会时不时地
抛下万物疾驰而去。

几十年倏忽而过。岸头港早已夷
为平地，我的童年往事，却并没有随岸
头港的坍塌消逝。

前不久，我回到小镇，让大胖带我
去了岸头港旧地。大胖不像水娃、原
根定居在城里，他先在镇上企业做工，
一直当到副厂长。在企业转制时，他
自己创办了一家五金小工厂。这次相
见，大胖童年时一身膘不见长，反而成
了精瘦的汉子。他说：“厂子不大，近
百个职工，维系一个个家庭的生计，我
怎么胖得起来。”我接着说：“大胖，你
都是实心肉，结结实实过日子的样子
嘛。”他好像听出了我的言外之意，开
心地说着往昔。岸头港先是推平了
岸，垦地种上庄稼，港河被河岸的泥土
回填，成了一条悠长的沟渠，用来排
涝、取水、浇灌庄稼地。后来，两港周
边房屋实施旧改，拆迁形成商务办公
区、高校园区和商住楼群，原来那座水
闸朝东位置，便是现在的朱雀河桥。
而那条沟河，经过重新挖掘成为大河，
连通涨水洪，经南横引河通达奚家港，
出港一路流经长江，汇入浩浩荡荡的
东海。

听大胖如此言说，我觉得那个水源
地，确实仍是岸头港的流水，那龙脊一
样的岸背变换成地脉，似潜龙蓄积力量
汩汩地拓宽了河床，它自有流向，也都
是线状流淌，很多时候不是直线，会曲
里拐弯，偶尔可能倒流，但不改流入大
江大海的豪迈，没什么阻挡得了流动的
唯一性，这是水流的本质。我思忖，童
年毕竟如港河之水流去了，而岁月冲刷
出的新河道，正奔向更壮阔的前方，似
岸头港百年水流，认准了远方和未来。

水流自有方向

笔走心缘


